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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节拍

◆会心一笑 􀲻刘会然

退休后，我早年发芽的兴趣爱好焕
发蓬勃生机，并开始用手机或电脑记录生
活中难忘的人与事。老伴李栽瑶大半辈子
在机械工业部杭州照相机械研究所搞技
术工作，也喜欢用相机或手机去选写人物
靓影、山水风光，便与我共同编织一幅幅
图文并茂的文卷，奉献给伟大的时代。

2018年初，我们在美国儿子家怡儿
弄孙，忽闻故乡义乌在故园北隅要挖一
个人工湖，杨宅古村及其1400余子民将
整体搬迁……许是爱好与善缘的惯性，
老伴提议把全杨宅七八百幢大中小不
一、新旧破有异的民居影像记录下来，生
于斯的我自然拍案称好。

老伴的金点子，像引信见火星般地
点燃了我多年积聚心胸的爱乡热情，于
是我们乘着春风回国，并于4月下旬，开
始拍摄即将逝去的村貌及房屋照片，一
拍难收。

岁月如玫瑰，我对杨宅的钟情和青
睐，浸润在亦农耕亦副业的村亲风骨中，
存贮在白墙黑瓦的细节间，蕴藏在起伏
的村落、弯曲的街巷、鳞次栉比民居的气
韵里。我们要把这些熟悉而新鲜的景致
摄进相机，固定在史册里，永远留住乡
愁，留给子孙后代！

故园杨宅村是一部厚重的史书。这
部史书源于赤岸十一世祖宗猷的慧眼识

珠，安排其子德广和德康子孙在这风水宝
地创村并瓜瓞绵绵，历经39代，至今已有
755年历史矣。

这部史书是物化的记忆，是杨宅人沧
桑历史和文化的积淀。站在穿越时间的古
民居前，我们穿透岁月的迷雾看到了历史
的痕迹，看到劳动人民的血汗结晶。俄国文
学家果戈理说：“建筑是世界的年鉴，当歌
曲和传说已经缄默，它还依旧诉说。”没有
哪种文化形态，能像建筑这样穿越时空，如
此持久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杨宅村的变
化和发展，悲痛与欢笑，都会通过房屋建筑
记忆起来！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杜甫《秋兴八首》）在外一甲子之余的我又
何尝不是多有故园心呢？！眷恋不舍的故
土，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那里绽放着朴
实与纯真，那里是生命的根与本，那里是人
生旅程的原点，虽然匆忙的脚步渐渐远离
了故土，挥之不去的情结，涌起一股澎湃的
浪潮，潮汐间回归魂牵梦萦的故乡。

勤劳的杨宅人，农忙过了，村妇编草
席，男人担着草席担、卖碗担，足迹遍及村
镇，远到杭州上海，近至佛堂，智慧经营，艰
辛谋生，磨砺出一部部漂泊异乡、节俭度日
的心灵史。当苦欢与甜愁浸透一个个日子，
人们对故土家园爱得更真诚，更深沉。我常
听妈妈唱道：“金鹁鸪，银鹁鸪，飞来飞去飞

义乌。”这种含情脉脉的歌唱，安抚了几多
漂泊的生命际遇，印证了几多回乡者的工
作与生活。

1960年，杨宅村北的地块建起了浙江
省最大的义乌杨宅糖厂，杨宅小部分农民
成了工人，还有不少临时工和季节工，为杨
宅的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不久，杨宅的新
屋不断涌现。

1978年，义乌水利部门实施义乌江治
理工程计划，于1987年建成灌溉和发电两
用的水轮泵站，杨宅受益良多。此后，杨宅
全村旧貌换新颜。

新世纪以来，我和老伴一直关注百
姓的住房，每次回村都会拍些照片存史。
如今，对比新旧图片，更会感受到村貌的
蜕变。

在2018年三次回村拍照中，感到村子
大了五六倍，新楼越造越多，越造越大，越
造越美。特别村周的楼房，都像景观房，都
有宽敞的阳台，这在改革开放前是不敢想
象的事！

不知多少次往复穿梭于杨宅街巷，见
到了老态龙钟的十八间、留下厅，忆及曾
经的人丁兴旺与辉煌，细品了九间的方正
角栅和雕梁画栋，久视着枫树脚、樟树爷
旁的排排新楼及屋顶阳台花园……这些
平和中透出质朴，这些依山就势的随性，
这些时光润物无声的流淌，本身就是岁月

的一种恩惠与奖赏！这与清代诗人齐彦槐
《冲麓村居》描写的是徽州思溪一带的山水
景色相似，十分贴切于杨宅一带的山水风
光。诗录如下：

古树高低屋，斜阳远近山。
林梢烟似带，村外水如环。

杨宅坐落金谷山背，东濒的义乌江如
素缟飘带，风光旖旎；周边的山不高，曾有
合抱的成片青松，数抱的枫树香樟丰满秀
丽，掩隐村廓，山背周边田塘间布，山丘的
绵亘与水的蜿蜒，组成一幅生动灵秀的画
卷；江的右岸，是一望无垠的绿色旷野，是
一个天然牧场。秋季行走在田野纵横交错
的阡陌上，狗的吠声经过幽深小巷的共鸣
阵阵飘来，村边池塘里有寒鸭戏水，近山羊
犊“咩咩”的叫声穿越苍穹，在田地觅食的
成群鸟雀扑棱着翅膀腾飞。你会感觉到，一
片片充满希望的田野在秋风里暗香浮动，
田野里透着沁人的馨香……身处村周，视
觉、听觉、嗅觉无不经历着乡土自然气息的
濡染，远望炊烟袅袅、鸡犬相闻的民居，不
禁感慨生活的多彩！

“人间正道是沧桑。”2018 年 9 月底杨
宅全村基本拆完，匆匆远去的故园只留
下一个背影。我们将那些沧桑的一幢幢
房屋编印成《梦萦金谷》相集，让这些温
暖的人文光晕，会给后人梦里梦外留下
无尽的缅想！

玫瑰岁月 留住乡愁

终于要回家乡了。
大学毕业后离开家乡到外地参加工

作，大哥多年前也在县城买了新房，为了
照看孙子孙女，父母亲也住到城里了。老
房子没有人常住，现在回一次老家仿佛
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一想到回家要
打扫厅堂，洗刷餐具，清理房间等，我们
都会打退堂鼓。但游子回乡仿佛是去赴
生命的约，或多或少总要回去几次，因为
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瓦一砖都会在魂牵
梦萦引诱着你。

站在老屋的门口，看着墙壁上隙缝
中长出的蓬松杂草，还有门环上那斑驳
的锈迹，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悸动，熟悉老
屋变得如此陌生，难道是对时光不再深
受感伤？

打开老屋的锁，刺鼻的灰尘扑面涌
出，像是一种逃离，它们迫不及待。主人
长期在外，屋子里的什件自然也就面目
全非了。瓦片好久没有检修了，从屋顶上
流下来的雨水积滞在大厅的中央，黑漆

一片。从明瓦照射下来的阳光也似乎打了
折，没有先前的明亮。蜘蛛网丝密密匝匝，
从墙壁的这一头牵到了另一头。

母亲走一步忙着清理一步，我们在她
身后亦步亦趋。满屋的狼藉，竟然让我不知
所措。母亲忙对我说，你怕脏，还是先到外
面去看看吧。

我掸拭身上刚染的尘土，跃过门槛，朝
村口走去。

儿时在老屋旁边栽下的松柏已经是高
高耸立，浓荫密匝了。栽下她们的时候，只
是大拇指般粗，数年不见，她们已经茁壮成
长了，连成一片了。

朝巷口走去，本家的一些老人在一个
拐角处乘凉，我连忙奶奶、大婶叫个不停。
和她们打过招呼，她们竟然是一脸的茫然。
眼前这个文弱陌生人，显然和她们记忆中
的调皮蛋难以对接。

一伙孩子在敞开的院子里，他们正聚
精会神地看一部动画片，孩子们哈哈大笑
的声音和着电视里叽叽喳喳的声音不时从
院口荡出。

村口那块大空地，丰收时是翻晒稻谷
的场所，农闲时是儿时嬉戏的乐园。我们童
年那时，全村稀少电视机，一有空闲，我们
这些孩子唯一的节目就在这块空地上追
逐，玩耍。在朝阳下，在晚霞里，在夜色中，
我们的游戏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在这里上
演。儿童时独有的喜怒哀乐都与这块空地
分不开。

我站在空地的中央，试图找寻记忆的
碎片，可脚底的杂草让我磕磕绊绊。在儿
童奔逐的脚步下，空地上应该是一毛不
长，再坚韧的杂草哪能阻挡孩童快乐脚步
的蹂躏？曾经的乐园现在已是荒芜一片，
或许动画片时代的孩子是不喜欢亲近小
草了吧？

空地旁边有数栋老房子，先前是数间
连纵。高翘的檐角，连亘的屋脊，栋梁雕栏，
气势恢宏，不可一世。经过长久的风剥雨
蚀，有些是摇摇欲坠，有些已经倒塌成了一
堆土山了。

这些年来，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
去了，赚了钱的都在城里买房子，很少有

人愿意固守这片土地了。现在家里留下的
只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和他们的孙子
孙女们。

曾经热闹的地方变得如此冷清。曾经
热闹的房屋如此萧条，在杂草荆棘里，在断
壁残垣中，童年的记忆也似乎一起荒芜，一
同走失……

回到家里，母亲已经整理的窗明几亮
了，透过凝重的玻璃窗能看到村外的郁郁
葱葱的群山。

我告诉母亲：好多老房子都倒塌了，村
口空落落的。母亲叹息到说，是啊，没有人
住的房子迟早是要倒塌的，再说，没有倒塌
的房子哪里来新房子？

是啊，没有倒塌的房子哪里来新房
子！这是时光使然，任何事物都在岁月里
诞生，但也都将在岁月中消逝。哲学书上
说过：新事物必将代替旧事物，这是历史
的必然。

但我还是希望有些旧物件，能够在故
乡的土地上屹立得更久远一些，至少能使
归乡的游子多找到一些记忆中的珍珠！

空落落的村庄

东子是大学毕业后来到我们单
位的，至今已有六个年头了。虽说我
比东子大十来岁，但我们两个很合得
来，关系也非常好。那天下班后，东子
拉着我去了一家小酒馆，说要跟我说
个事儿，接着他就把那件事的来龙去
脉说了一遍。

东子的家是内蒙古农村的，参加
工作以后一直都是租房子住，现在他
住的地方是三年前租下的，房东是一
个姓蔺的老爷子。蔺老爷子是个孤寡
老人，房子是两室一厅的，他也住在
那房子里，只是出租了其中一室。东
子为人厚道，也很勤快，蔺老爷子有
什么活儿，他都帮着干。蔺老爷子以
前是个中学教师，喜欢清静，东子好
看书，也喜静，因此，两人处得非常融
洽。有时东子下班回来后，蔺老爷子
就端上了饭菜，跟他一起吃，这让东
子心生暖意，觉得蔺老爷子就跟自己
的亲爷爷一般。

那是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蔺老
爷子跟东子说：“我有一个老同学，情
况与我一样，也是个独居老人。不久
前，他把自己的住房卖掉后，住进了
养老院里。他让我也卖掉这房子，到
养老院去住，你怎么看呢？”

东子想了想，说：“去那能生活得
舒服、开心的话，当然是可以的。”

蔺老爷子叹了口气，脸上闪现出
落寞的神色：“你也知道，我不是个爱
凑热闹的人，可我自己毕竟是独身一
人，尽管现在你住在这儿，也很照顾
我，可你只是一个房客，也会有离开
这儿的那一天。”

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东子也是
因为买不起房子才租房住的，他也

不知自己能在这里住多久，望着满头
银发的蔺老爷子，他一时无语。蔺老爷
子沉思一阵，问道：“你想不想买下我
这房子？”

东子苦笑着说：“现在这房价，我根
本买不起。”顿了顿，又说：“我父母也希
望我能在这个城市买房落户，也会给我
拿一点房款，可家里能拿出的加上我这
几年自己攒下的，也不过二十万，对我
来说，买房还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那这样吧，我这套房子就二十万
卖给你，怎么样呢？只是以后我还得照
常住在这里，将来或许在生活上需要
你帮忙照料一下。”蔺老爷子一脸真诚
地说。

东子一怔，说道：“蔺爷爷，那你可
是亏了啊，二十万只不过是这房子四分
之一的价钱。”

“说心里话的，有你陪我度过余生，
是让我非常愉快、知足的事儿，哪里还
亏啊。”蔺老爷子又说：“你的人品很好，
我信得过你。我呢，退休待遇也都可以，
也不会给你添累赘的。”

东子心里暖意涌动，考虑片刻，说：
“蔺爷爷，这个事儿对我来说，真的是难
得的好事，那以后我们就一起生活吧。”

前几天，东子和蔺老爷子已办好了
房产的一些交易手续。东子跟我说罢，
眼眶里噙着眼泪，说他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竟能遇到这样的好事。

这个事也让我颇有感触，我认为，
在现实生活里，每一个人都是各有所
需，对东子跟蔺老爷子而言，这无疑是
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其实，在人的情
感世界里，能够打动人心的就是爱和关
怀，只要怀着一颗爱心与人相处，自然
就会赢得回报，获得幸福。

同一屋檐下

有人说，等待是漫长的，哪怕等待一
分钟，地球也仿佛停止了转动；空气也凝
固了，时间戛然而止；继而等的人愁眉苦
脸，失落惆怅，甚至万般痛苦。也有人说，
等待是幸福的，哪怕等待一辈子，生活也
会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有盼头；时光也
仿佛会涂抹上了色彩，五彩缤纷；等的人
每天露出甜美的微笑，心情愉悦，甚至手
舞足蹈。

那天朋友哭丧着脸抱怨男朋友欺负
她，说好来单位接她下班一起吃晚饭，结
果她从下班五点等到晚上八点，迟迟不
见男朋友的身影。原来男朋友临时出差，
走得急，没联系上她。单位里的同事一个
个都走了，办公室里黑漆漆的一团，街上
的灯都亮起来了，灯光照在她梨花雨般
的脸上。她边说边委屈落泪。

都说害怕失去才是痛苦的根源，若
是坦然面对，等待也会有不一样的风景。
我想每个人都有等待的时光，只要你愿
意等，一辈子都不算长；你若不愿意等，
一分钟也觉得多。

那年，单位派我去外地培训半个月，
回来的前一天，我的他说好要来车站接
我，并带我去郊外野游。那一整天，我激
动地像吃了兴奋剂一样，盼着培训快快
结束。

“我已到车站了，你下班了吗？”
我发了一条消息，他半天没回我信

息，我想，他一定还在忙，我就看会书吧。
我一边看书，一边也忘记了等待的时间，
心里满心欢喜，只为等一下能看到他。当
书中的文字里突然出现了他的脸庞、他
的笑容，我记得他每次笑起来，眼睛总是
充满柔情，我的少女心一次次融化在他
爱笑的眼睛里。

坐在车站的铁椅上，背后的骄阳照
得我心里也暖暖的，他到底来了没有，在
路上了吗？还是在忙，昨天不是说好五点
半来接的吗？

手机震动声突然响起，我打开手机
一看：“现在还有点忙，你再稍微等一
下。”“我知道你是工作狂，没关系，我愿
意等。”我自言自语地说。

车站里还是十分热闹的，到站的车
辆，下来的乘客还是特别多，他们拉着旅
行箱，一拨又一拨的乘客快速地奔往出
口的方向。看着他们消失的背影，我想：
他们走得那么快，一定是有人在等他们，
或亲人或朋友或是单位领导，总之，他们
都有等待的人吧！

太阳慢慢地降落下去，背后的骄阳
不见了，紧跟随着一股带着热气的夏风
吹过我的脸庞。华灯初上，带热气的夏风
又变成了清凉的夏风，望着远处渐渐爬
上来的美丽明月，我还是愿意等，相信他
会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等待是幸福的，生活正因为有了等
待，才有了憧憬。

等 待

醉花阴·月
􀲼童永富

丽质玉盘出恋岫，
晚霞披锦绣。
灵兔伴姬娥，
寒宫临风，薄云亦温柔。

九天碧空任风流，
朔亏复盈透。
重霄布星斗，
天光洒地，明媚又中秋。

颜色
􀲼杨庆文

微风
在五月里吹着
正合适
呢喃中的燕子
衔来的是泥土的芬芳
那是醉人的褐色

柳条上
驻足着的是那
不停地在歌唱的小鸟
大地回春
心动的绿色

绽放在枝头
与玫瑰很像的
是月季
红的、粉的、白的……
好多好多
玫瑰有傲骄
月季多实在

雨疏风骤之时
恰是花落满地之际
恼人的
未必就是秋风
而颜色
必定是那主角

◆情感人生 􀲻张琳琳

◆心香一瓣 􀲻孙长乐

◆烛窗心影 􀲻杨达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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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子 摄


